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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故事一：
三个儿子任挑一个，吴家欢迎你

与吴老先生相识是在“又新”大剧院。我是重庆市中区
临江门的人，1945年，我八岁时便经干舅舅的介绍，进了

“又新”大戏院。那时，吴老先生是“又新”大戏院的头牌，也
是戏院的坐堂老师，负责教净角。川剧名角阳友鹤、张德
成、白书文、陈惠琴等也先后被聘请为戏院的坐堂老师。虽
然我们没有文化基础，但这些名角老先生们的教学都十分
耐心细致，一句词、一声腔，逐字逐句地教唱，如今都记忆犹
新。跟着老先生们学习的第一个戏就是川剧折子戏《斩经
堂》，随后还教过《打虎收孝》等经典川剧剧目。

说到吴家，还得从吴老先生小时候说起。老先生本
姓乔，出生在合川肖家场一个贫困的乔姓农家，乔家有五
兄弟，老先生排行老幺，取名叫“乔隐山”。乔家无力供
养，就将“乔隐山”抱养给肖家场一吴姓夫妇俩，更名为

“吴隐山”。养母是个盲人，养父靠捡拾狗粪换钱买米讨
生活。不久，其养父去世。吴隐山只能学着养父以捡拾
狗粪换钱来养活母子俩。因此，还得一外号“狗屎娃
儿”。吴隐山经常在场上的川剧票友背后跟着吼上几句，
人虽小声音倒很洪亮。不久，肖家场来了唱川剧的戏班，
恰好这戏班缺少一个净角，有人向剧组推介了吴隐山。
班主就叫吴隐山来戏班亮亮嗓子，人小倒没有惧怕，吴隐
山放开嗓子吼了几句，班主认为这小孩不错，决定收他入
戏班跟学。因有盲人养母需要供养，吴老先生当时不愿
意入戏班。戏班爱惜人才，戏班决定由戏班出资购买粮
食，供其养母生活。这样，吴隐山就安心在戏班跟学。慢
慢地戏班逐渐变大，吴隐山便又投“晓字科班”，也就是

“怀宁科班”学戏，专攻净角。根据当时戏曲界的入门习
俗，吴隐山这一名字，也因此更名为“吴晓雷”，自此吴晓
雷这名在川剧界越来越响亮。吴老先生在川剧界有了名
气，曾经还回到合川肖家场宴请了肖家场的一些村民。

吴老先生在川剧界名声远扬，重庆市中区南纪门一
陈姓家，看中了老先生朴实憨厚，就将女儿许配给老先
生。陈家也是一贫苦人家，陈家姑娘也仅靠给富豪人家
浆洗衣服来挣取生活费。1949年前，陈家姑娘与老先生
结婚后，自然就称为吴陈氏。1949年后，派出所给吴陈
氏取了名字为“陈国贞”。

吴老先生与妻子陈国贞共育有5个子女，前两个是
女儿，后三个是儿子，大女儿名叫吴昌颜、小女儿名叫吴
昌容，大儿子叫吴昌海、二儿子叫吴昌培、小儿子叫吴昌
德。我的丈夫就是儿子中排行老大的吴昌海。

老先生非常重视子女的文化学习。我没有文化基础，
但是后来我们在老先生的教导下，识字、学文化、看剧本，
还是增长了不少知识。老母亲从不过问老先生的川剧艺
术，老先生也不允许自己的五个子女进剧场，更不允许子
女学习川剧，在旧社会，戏子被划为下九流。吴老先生还
是希望自己的子女通过读书来光耀门庭。在吴老先生的
督导下，两个女儿念到初中毕业，三个儿子念到高中毕业，
在那个年代，还是非常不错的文化程度了。

1953年10月，我们与吴老先生等川剧艺术工作者，
与部队文工团一起，随第三届赴朝鲜慰问团演出。演出
团刚到达部队驻地，就立即换装，准备登台演出。也不知
是谁透露了消息，告知部队，吴老先生的二儿子就在志愿
军二十五军三十五师时，部队很快将他的二儿子接到了
演出现场。这时，吴老先生正在演出川剧《五台会兄》，演
出下场后没有卸妆，吴老先生赶紧询问儿子在部队的情
况，爱子之情溢于言表。吴老先生“台上会兄、台下会子”
很快在慰问团里传为一段佳话。

与吴老先生的第三重缘分，是我成为了他的长媳。
我们在剧院里，跟着吴老先生等学习和生活，他们既是教
学中的老师，也是生活中的长辈。突然有一天，吴老先生
向我抛出了一个难题：“吴家有三个儿子，你任意挑选一
个，吴家欢迎你！”我敬佩吴老先生的艺术与人品，反复思
考后，决定嫁给吴家的大儿子吴昌海。

1960年，我记忆尤其深刻。1960年3月6日，我嫁
入了吴家，成为吴家的大儿媳妇；1960年，我正式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1960年10月中旬，老先生突然离世；1960
年11月27日，我生下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我的女儿。

感谢党和政府对川剧艺术工作者的关怀，合川区还

专门修了剧场和公园来纪念老先生，作为吴老先生的后
人，我们感到无比荣耀。

（此稿于 2024 年 10 月 10 日由胡琦口述，兰梦宁整
理。胡琦，1936年11月出生于重庆市中区，著名川剧表
演艺术家，吴晓雷先生的大儿媳。）

口述故事二：
你是川剧院的学生了，我倒降辈分了

在我幼小的记忆中，吴晓雷老先生的个子不高，身材偏
瘦小，但他的声音特别洪亮刚劲。吴老先生喜欢喝酒，淡看
名利，对川剧的挚爱，至今都深深地影响着我。吴老先生离
世时，我未能见到他最后一面，也是今生最大的遗憾。

吴老先生是四川省川剧院一团的职工，但他没有住
川剧院的宿舍，一直在川剧院外住的。我小时候的住家
与吴老先生都在解放碑大阳沟正阳街这一条街。我们家
开了个小酒馆，吴先生喜欢喝酒，我爷爷也是一名资深的
川剧玩友，吴先生经常来我们小酒馆喝酒，与爷爷交情特
别好。吴先生在喝酒时，每每见我在场，都要教我几句，
还习惯性会叫我抿一口小酒，说是自小培养酒量。吴老
先生常喝的酒仅两种品牌，那就是泸州老窖和五粮液。
本来戏曲界很忌讳登场演出前喝酒，可吴先生倒是“无酒
不唱戏”，在演出前，都要呷一小口。小时候读书时，我每
天上学、放学都要从吴先生家门口过，他也常常递糖给
我。看着吴先生的慈祥，我感觉特别亲近。

1958年9月3日，我与罗吉龙、李平等几位同学一道
正式进入四川省川剧院一团学习。

入学第一天，吴老先生当着全体同学和老师的面，摸
着我的头，开了个玩笑：“如今你是川剧院的学生了，我倒
降辈分了喔！”这确实也是，原来因为吴先生比我爷爷小几
岁而已，我自小尊称他为“吴爷爷”，如今得改口叫“师父”
了，引得老师和同学们一阵大笑。后来，根据戏曲界入室
习俗，吴派入室弟子艺名中当有一个“雷”字，我便有了艺
名“尹幼雷”。那时比我大35岁、早已蜚声川剧界的名角、
合川涞滩人金震雷，以及川剧界名角蔡如雷、漆鸣雷、罗一
雷、张春雷等等，也就是我的同门师兄了。但师父教导我：

“我们在一起，你可以叫金震雷他们为师兄，但是在川剧院
里，你必须尊称他为团长。”因为那时金震雷担任川剧院一
团副团长。进入川剧院学习后，我们这些学生都住在川剧
院内，但是师父并没有住在川剧院，这反倒让我们见面的
机会少了许多。一朝入师门，一生师徒情。能成为师父的
入室弟子，真是我的一生幸运。师父教我们的第一个戏目
就是《牧虎关》。三个月后，我就在解放军戏院登台演出。

1960年中秋节前夕，我们川剧院组织演出团参加
“广交会”演出。离开重庆时，师父主动提出，师父师母、
师兄王德云夫妇还有我，五人拍照合影留念。这张照片，
至今我都还细心保存，这是我与师父唯一的合照，也是唯
一的留存，我也会经常翻看这张照片。参加“广交会”期

间，我们演出团在广州演出了一个星期，在广州演出的最
后一场正是10月1日，随后又转往深圳演出三天。那年
的中秋节，还是在从广州赶往武昌的火车上度过的，剧团
演员们在火车上吃月饼，共话中秋佳节。1960年10月
中旬的一天早上，演出团接到电报，说师父突然间离世。
当时，我瞬间忍不住眼泪簌簌直落。当天晚上，我与师兄
王德云两人因心情异常糟糕，不得不缺席了演出，剧团好
多饰演花脸的演员都在暗自流泪。演出完后，饰演花脸
的几个演员各自都唱了一段，以表遥祭。

（此稿于 2024 年 10 月 10 日由尹有贵口述，兰梦宁
整理。尹有贵，1948年出生于重庆市中区正阳街，川剧
名家，系重庆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剧代表性传承
人。）

口述故事三：
要学全褂子，今后好跑摊

1958年，我考进四川省川剧院一团时，才13岁。那
时我们一起在川剧院学习的60余名弟子，都习惯性地尊
称吴晓雷先生为师爷。虽然我仍然处于懵懂年少，与师
爷相处也仅有两年时间，但清楚地记得师爷的温和、谦
逊，对川剧艺术的热爱与执着，以及他在川剧艺术界的绝
对影响力。

师爷唱的是胡琴腔，扮演的大多是净角，他是我在川
剧院学习时的第一个老师。当时我学的是“生角”，学习
的第一个川剧戏目是《五台会兄》，在这台戏中，师爷扮演
杨五郎。后来我在这台戏中也扮演杨六郎。

师爷主要是给我们排戏，虽然我扮演的是生角，但是
在排戏中，师爷也会经常指导我。戏曲艺术讲究“唱念做
打舞、手眼身法步”，师爷听我的嗓音好，也多次叫我唱净
角。我觉得自己眼睛小，师爷就告诉我，梅兰芳为了练眼
力，养鸽子在天上放飞，使眼睛能集中到一个点上。师爷
让我们看点燃的蜡烛来锻炼眼睛，让眼睛变得灵活有
神。在教学中，师爷很严格，但不严厉，对我们很温和、亲
近，从不打骂，而是一板一眼、一招一式来教导我们。他
常常叮嘱我们“要学全褂子，今后好跑摊”。师爷尤其强
调我们要做到“台上有艺，台下有德”。

师爷的戏份排得很满，几乎每天有演出，或许只有腊
月三十晚上不会演戏。在1949年前，他在剧院每天参与
演出一堂戏就会收入18~20个大洋，待遇是很高的，就
连当时著名川剧旦角阳友鹤老师一堂戏也不过才领到
20个大洋，足可见吴师爷在川剧界的艺术地位。

师爷对川剧胡琴腔的唱腔艺术进行了创造革新，吸取
京剧、汉剧、滇剧、汉中二簧的优点，创造了刚劲有力、韵味
深长、声情并茂的独树一帜的“吴派”唱腔。他在《五台会
兄》中杨五郎“堪叹太宗掌龙位”一段腔，吸收了滇剧的梅
花板，但他却又不硬搬，符合川剧胡琴腔的行腔规律和伴
奏形式，丰富了该剧原有的唱腔。20世纪40年代，师爷的
唱腔艺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居川剧花脸之首，被誉
为“唱腔大王”。那时，川剧花脸几乎无一不学师爷的唱
腔，在川剧界有“无净不吴”的赞誉。他创造的“吴派”唱
腔优美动听，观众百看不厌。当时，川渝两地川剧艺术界
中，好多已经登台唱戏的演员，慕名前来拜师爷为师的，络
绎不绝。在师爷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中，他直接教过的学生
就数以百计。那时，依照戏曲界的入室习俗，师爷将入室
弟子的艺名后面都缀有一个“雷”字，如其亲传的得意弟子
金震雷、张光雷、张春雷、罗一雷、蔡如雷、漆鸣雷、张建雷、
张松雷、胡震雷等。师爷的这些弟子们，在川剧艺术界有
着较高的声誉，都是各地把“水口”的人物。

京剧净角著名演员、裘派艺术创始人裘盛戎老师带队
到重庆演出时，也经常和吴师爷交流探讨唱腔艺术，川剧和
京剧的花脸唱腔艺术在重庆有了更多的相互融合。

（此稿于2024年10月10日经罗吉龙口述，兰梦宁整
理。罗吉龙，1945年9月出生于四川万县，著名川剧表演
艺术家，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兰梦宁，合川区政协委
员、合川区文联副主席、合川区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台上会兄、台下会子”
吴晓雷朝鲜慰问演出见到了前线的儿子

说到川剧艺术，肯定绕不开吴晓雷老先生。虽然他离开我
们60多年了，川剧艺术也在与时俱进，用当今的审美观点去审
视吴晓雷老先生的唱腔仍未过时。这么多年来，戏院的后生都

习惯性地称他“吴老先生”“吴师爷”。
今年，正是川剧艺术界名家、重庆合川籍著名川剧艺术家吴晓雷先生

诞辰130周年之际，合川区组织召开了“纪念‘川剧艺术家’吴晓雷诞辰
130周年座谈会”。

笔者有幸走近吴晓雷先生的亲人们，聆听他们间的生动真实的故事。

前排右为吴晓雷先生前排右为吴晓雷先生，，前排左为吴晓雷妻子陈国贞前排左为吴晓雷妻子陈国贞，，前前
排中为尹有贵排中为尹有贵。。后排为吴晓雷弟子王德云夫妇俩后排为吴晓雷弟子王德云夫妇俩。。

前排为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胡琦先生前排为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胡琦先生，，后排左为后排左为
整理文稿者兰梦宁整理文稿者兰梦宁。。


